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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青少年是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中央政府为了推动全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和提高少数民族

的受教育水平，建国以来采用了多种措施，从资金、人力等各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和政策倾斜，

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随着近 30 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和所有制、人事制度的多元化，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市

场机制已扩散到全国各地。与此同时，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在教学制度、升学机制和就业方面也遇

到一些新问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主要任务在西部边疆地区，如何让更多的少数民族青少年，

特别是农村、山区、草原的普通农牧民子女能够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在学校里学到有用的知识，

毕业后充满自信地投身到祖国各地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使他们在为家乡和祖国做出贡献的同

时，也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摆在中国当前教育体制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 

我国西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等地许多基层社区仍以当地民族语言为主要交流工具。因此，

如何在掌握母语的同时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文，两种语言各自发挥什么样的教育和学习功能，

双语教育如何根据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推行，已经成为当地学校教育的一个核心主题。 

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地理分布很不合理，西部边疆地区现代学校教育起步较晚，母语文教材

和师资力量较弱，高等院校发展滞后，这种局面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所以中央政府先

后为西藏、新疆学生开办了“内地西藏班”和“内地新疆班”，每年招收数千名边疆地区少数民

族学生到内地学校接受教育。他们在高中毕业后进入高等院校，许多人大学毕业后回到西藏和新

疆工作，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生力军，也成为各族文化交流和经济合

作的桥梁。 

但是，这些西藏、新疆学生们自小学或初中毕业就离开父母和家乡，长期生活在语言、文化、

生活习惯完全陌生的内地城市和学校里，缺乏亲人呵护，他们在生活、学习、社会交往和心理调

适方面必然存在不少问题，也会受到国内外网络信息的各种影响，因此也就更加需要所在学校汉

族师生、所在城市汉族居民的关心和爱护。一所中学的西藏、新疆学生，通常只有几百人，他们

被淹没在城市中几万学生和几百万市民当中，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是很少被人们关

注到的。这些从边疆百里挑一选出来的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这

些民族各行业的青年精英和干部、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在内地读书学习期间如何感受内地的文

化氛围、如何感受周围人们的态度、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关系和国家统一，他们的政治认同与文

化认同发生的变化，这些都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未来，并通过他们影响他们的群体和民族。 

由于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感受，人们的了解非常有限。因此，我

们在本期选刊了几篇相关材料供大家参考。其中一篇是《凤凰周刊》的访谈，两篇是北京大学学

生的课程作业，还有一篇是 2009 年拉萨“3-14 事件”后网络上一度流行的文章。我们希望关心

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朋友们可以通过阅读这几篇材料，了解一下这些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内心世

界。这些材料也许谈不上有多少文采，许多个人感受也未必具有普遍代表性，文中对有些社会现

象的归纳也可能有些偏激，但是正因为我们平时对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接触、了解得太少了，这些

出自亲身感受的个人访谈或自述，往往更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而非理论层面了解这些青年学

生的所感所想。这几篇材料中平实朴素的语言、描述生动的场景、真实思想的流露，都使它们值

得一读，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成长历程、喜怒哀乐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这些来自西藏和新疆的孩子们，远离父母家乡，幼小的心灵十分稚嫩、易受伤害，遇到困难

时不知如何向他人启齿，但是内心非常善良和纯真，他们渴望得到周围人们出自心底的尊重，渴

望能够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渴望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有所成就，来报答亲人、家庭、故乡、民

族和国家。他们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遇到的任何帮助或任何伤害，都会长久地留在他们的心

中。我们不但应当尽可能地去努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避免受到他人有心或无心的伤害。 

希望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身边的少数民族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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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 

柯木的选择 
 

黄章晋 

（原载于《凤凰周刊》2011 年 9 月 5 日） 

     

新疆内高班，全称为“内地高中班”，是仿照西藏内地高中班的经验，为让新疆少数民族学

生在内地接受更好的高中教育做出的一个特殊安排，即由教育部统筹协调，在内地多个地方设立

专门为新疆学生开办的内高班，再从新疆——尤其是南疆农牧业地区——选拔成绩优异的孩子到

内地上课。 

新疆内地高中班学制四年，含预科一年，不分民族统一编班，使用汉语授课。预科阶段重点

补习初中的汉语文、英语和数、理、化课程，以达到初中毕业水平。 

2000 年，第一届新疆内高班开班，迄今已整整 10 年。第一届约 1000 名学员，2011 年将录

取 7000 名学员。除内地高中班，目前还有开办不久的内地初中班。 

内高班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为新疆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制度安排。这些毕业生根植于新疆本

土，又接受了与汉族学生一样的高等教育，无论在语言、知识还是理念上，都能与内地社会无缝

对接，完全可以成为建设现代化新疆最重要的有生力量。 

然而，这个长效的教育机制，在今天由于没有与之对接的人才“回收”机制，迄今罕有内高

班毕业生感受到服务故乡的喜悦。 

他们中，少数人选择留在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生活，更多人回到家乡。特岗教师成为回

到家乡的内高班毕业生们最常见的选择——体制内，只有这个工作没有汉人和他们竞争。 

而那些留在内地、有了工作的内高班毕业生们，却无法处理内心越来越强烈的分裂：我还要

在内地待多久？到底要不要回家乡？ 

 

柯木，全名阿不力克木·艾依提（Abilikm Heyit），是新疆内高班第一届毕业生。 

2000 年离开新疆、远赴深圳时，柯木还是个孩子。10 年间，他在内地完成高中和大学的学

业，并顺利进入杭州一家私营企业，成为公司骨干。长期的内地生活，他的普通话已带有明显的

江浙口音痕迹。新疆，似乎离他越来越遥远，父母的脸都不再那么清晰。但柯木的心，越来越焦

灼。 

2008 年参加工作时，他给自己定下三年后就必须决定是否回到故乡的计划。现在离最后期

限只剩两个月，柯木还是没法做出决定：回新疆，还是留在内地？ 

在对《凤凰周刊》记者自述来内地求学、工作的经历时，他也希望在倾诉中，能好好整理自

己被这个巨大问号折磨了太久的内心。 

【在新疆的家庭】 

我 1984 年出生，是新疆和田市地质队子弟。父亲来自喀什，是地质队技术骨干；母亲是市

里东风商场的售货员。家里兄弟三个，我是老大。 

地质队里有不少维吾尔族职工，平时孩子们玩在一起，不分民族。 

上小学时我有两个选择：读维语学校，或汉语学校。父亲坚定地送我去了汉语学校。可我根

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老师也听不懂维吾尔语。我们院子里一起读汉语学校的维吾尔孩子后来

大都转到了维语学校，父亲却坚持让我读下去。我二年级留级了。但学得还是很艰难，在家里没

少挨揍。 

http://www.bullock.cn/users/huangzhang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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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五年级，我才完全能听懂老师在说什么，各门功课开始及格。因为之前基本上没听懂

过老师、同学的话，除了一些逃课片断，我那几年的记忆几乎是空白。也许是因为我很抗拒这段

时光吧。 

1997 年小学毕业，我到和田五中读书。 

在小学，和汉族孩子打架是常事，不过大家根本没有民族意识，也不分民族，打完了很快就

和好。但到了初中有点变化，有一次参与打群架，有大人来问：“你们是不是有民族情绪”？我

那时候哪知道什么是民族情绪啊！ 

当时我学习不算好，但我并不为成绩不好而紧张，我喜欢看书。我是地质队阅览室借书最多

的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最爱读的杂志是《读者》。 

后来，我们内高班去内地时路过兰州，我还特意去了《读者》的办公楼看了看。在我心目中，

那是很神圣的地方。 

【进入内高班】 

初中毕业那年，我赶上了新疆第一届内高班。 

老师宣布，要选拔优秀的学生到内地读书，这当然谁都想去。当时报名者还要和学校签协议，

保证以后回新疆。 

我们那一届全疆总共 1000 个名额，喀什大概有 300 人，和田 200 个，大部分是南疆的人。

当时名额分配很严格，年龄划线必须是 1984 年后生的。教委还要当面审核每个人，怕有人编造

民族身份。 

考试时我成绩不过线。但没想到，体检这一关，有成绩过线的同学不合格被刷下来了，指标

空了出来，我正好补了上去。 

那对我们是天大的喜事。父亲觉得特别有面子。爸妈特意花了 65 元钱给我买了一件新衬衣。 

我们班上有三个学生上了内高班，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汉族人、一个满族人。维吾尔族学生

的名额比例要比汉族高很多，新疆内高班 80%的招生是面向农牧业地区的。 

2000 年 8 月，我们在乌鲁木齐集中。当时全疆 1000 个孩子住在新疆大学，停留了两三天。

自治区领导来讲话，说我们是新疆的未来和希望，所有人激动得不行。 

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到乌鲁木齐这么大的城市，好多人根本没出过远门甚至没到过县城。

有个同学在库尔勒第一次看到火车，跑过去摸了一下铁轨。 

在新疆大学，我见到了领队老师，也知道了要去深圳念书。我不知道深圳有多大、什么样，

只知道那是特区。 

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有这么多民族。以前我只知道维吾尔族、汉族和回族，没

听说过哈萨克人、塔吉克人、柯尔克孜人、锡伯族、蒙古族。这一次，我亲眼见到了各个民族的

人，大家长相、外貌差别如此之大，才算有了“民族”这个概念。以前，真的没有。 

【深圳内高班的新生活】 

9 月，我们来到深圳松岗中学。 

这所中学以前是没有高中的。它想办高中时正好碰上内高班的任务下达到深圳。深圳有承办

内高班的任务，但据说市内重点学校都不想接下这个担子，这所关外的学校就争取了这个机会，

他们借此可以办自己的高中了。 

松岗中学有很多外来打工者的子弟。争取到新疆班后，它在当地也招了一个班的学生。高一

年级就有了四个班，一个当地的，三个内高班。 

新疆班学生有 120个人。学校很想办好新疆班，师资力量全力向我们倾斜。 

松岗中学的一切都和新疆的学校不同，条件之好超出想象。教学全部是电教化的。好多人第

一次见到电脑什么样。而且还有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的“校董事会”。 

校方专门请来一对维吾尔夫妇开了一个清真食堂，大厨是维吾尔族的。还有一个专门的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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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食堂会根据学生的意见或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菜单，甚至委员会可以直接指定配餐。各

种营养搭配非常讲究，早上一定要有牛奶或豆浆，午餐必须是一荤二素，汤是免费的，晚餐更丰

富些。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仅仅是吃，就让人终身难忘。很多人以前在家里从来就没吃好过。面包，

我是到了深圳才第一次见到。其他各种点心，我根本叫不上名字。大家都拼命吃。 

第一年下来，一下吃出很多胖子。饮食过量让好多人得了阑尾炎。后来我问过，其他地方的

很多内高班学生都是这样——到内地的前一两年，很多人因为阑尾炎住院。 

学校组织我们去过几次深圳市区。第一次进入市区，看到沃尔玛，大家只觉得震惊，觉得看

到了真正的文明世界。 

松岗中学让我们开眼了。但是对内高班的学生来说，这里的学习也是残酷的。因为内高班实

行末尾淘汰制，四年学习中，前两年都会把成绩最差或表现不好的学生中途送回去。走一个，新

疆自动补来一个——内高班编制很紧俏，甚至一个学生身体不行了，那边都会马上来个人把他顶

替了。 

第二年，我也出了问题——我背了四个处分，分别是因为爬墙出校和一次打架。按照前例，

我得被退回去。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我要被退回去，伤心得脑子一片空白，只想去流浪。我向

同学借了钱，准备偷偷带着行李走，不想留下来受那个侮辱。 

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看到我这样，跟我一起大哭起来。校长得知情况后，对我说：“哪里

有送你回去这回事”？我被留下了。 

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罗校长。他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这所中学里，我们和汉族学生相处非常愉快。我们来之前，学校就专门对其他学生交代过

民族团结，学校本身也很尊重我们的习惯和文化。刚去学校时，初中班孩子第一次见新疆来的学

生，很惊奇，好多人会跑过来要我们的签名，甚至就让我们签在他们的 T 恤上。 

后来新疆班、本地班并班了，本地学生都很淳朴善良，大家就更是打成一片了。我和内地汉

人的真正交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不过“9.11”之后，学校里突然有了政治教育，开始谈反分裂、民族教育等内容。这时，我

开始对“民族问题”有了意识。 

我们的高考指标不占新疆也不占内地的，有自己的名额安排。本来大家的成绩就不错，所以

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最差也能读大专。 

我当时很想考公安大学，想去当警察。因为在深圳，我第一次看到了维族流浪儿。我很震惊，

想去解救他们。但我没考好，没考入我的第一志愿公安大学，最后上了第二志愿浙江财大。 

【大学：歧视与包容中的维吾尔问题】 

和深圳不一样，在杭州，我一下从封闭社会走向了开放社会。 

从大学起，我就喜欢杭州，这里民营经济发达，商业意识浓厚，有钱人的孩子会在学校里推

销电话卡、卖袜子之类，同学们的求职意向，都是找民企而不是公务员……。对从小就喜欢做小

生意的我来说，这才是我喜欢的开放社会的氛围。 

但在这里，我也第一次碰到真正的考验。 

在浙江财经学院，我们那一届第一次有了维吾尔族学生。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维吾尔人，很

好奇。不了解新疆的同学会问些傻问题，比如我们在家是不是骑骆驼上学、家里是不是住帐篷，

甚至有人问“新疆用不用人民币”。 

这些好奇是正常的，我都无所谓。但外边赤裸裸的歧视，我很受不了。 

文化歧视、民族歧视，我是到了杭州之后才第一次领略到--在深圳，我知道有好多新疆流浪

儿当小偷，但并不知道汉族人这么歧视维吾尔人，不知道有些汉族人看到维吾尔人就像看到小偷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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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这个受了很多委屈。比如，我和学校保安就发生过两次冲突。那时候学校学生都穿 T 恤，

我因为兼职在民企打工需要穿了一身正装。结果，第一次，我被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时，我大吵

大闹了。迫于压力，他们向我道歉了。 

没想到，很快我又被一个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因为第一次的事故，他们其实都认识我，

我觉得对方是故意刁难我。这次我气坏了，动了手，但吃了亏。我伤心透了，一个人哭得好厉害，

第一次想：我为什么要到内地来受这个气？ 

    还有一次到杭州下沙去买裤子，我就听旁边人用方言对店老板说：“小心这个新疆人偷你的

裤子”。 

另一次，我和一个学妹在门外吃烤串，一个当地混混过来拍我肩膀说：“你个新疆人跑来干

什么？”那段时间传说杭州延安路那边新疆人给人扎艾滋病针，这个人应该是因为这种传言，看

我不顺眼，故意来挑衅的。 

这种谣言短信，我自己都接到过。接短信那次，我去白羊派出所投诉，社会上出现了伤害我

们民族感情的谣言。 

几天后，派出所来了人，找我约谈。他们很认真了解了情况。之后，省公安厅的人也来调查

了，调查结论说谣言是从萧山那边传来的。《杭州都市报》的记者也来为此采访过我，我说不希

望自己的身份引起恐慌，当地报纸就专门发了文章辟谣。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杭州有好印象。他们尊重人，可以讲道理，有隔阂可以沟通。一个城市

的文明其实是体现在这些地方的。 

遭遇歧视，应该是所有在内地读大学的内高班学生都会遇到的事。我听过上海的同学说过，

有一次七八个维吾尔学生一起上公交车，走到半路，车突然停下来，他们被一大群防暴警察给包

围了——车上的人，私下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他们全是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的高材生，

却被周围的人当作恐怖分子看。 

大三之前，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很冲动，想打人，有段时间甚至感觉自己不正常。以

前，我以为柯木就是柯木，不是别的身份。可经历告诉我，外界看你，首先认为你是一个维吾尔

人、一个新疆人，这就是“身份认同”。我开始感到自己缺少知识，不知道怎么看这些问题。 

直到找到了“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我才在交流和帮助中得到启发，有了一些理性认识，

有了信心。学校里，一位叫李景奎的老师也给了我极大启发。后来，我开始读社会学、民族学书

籍，开始关心新疆问题。 

我开始了解，新疆和内地，对彼此的认识都有多么大的误解。 

我当时要到内高班读书，周围的亲戚很担心。大家觉得内地非常可怕。我的一个表哥，在上

海做过烤肉串的生意。他回家乡后，把上海说得非常坏，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话，后来能理解他了。语言不通的维吾尔人来到内地谋生，要找个落脚的

地方都很难，更不要说做生意会被城管抓、被本地人歧视和驱赶。我表哥是从家里偷钱跑去上海

的，在上海吃尽了苦头，被毒打过，住在你不能想象的地方，没有赚到一分钱。能长期留下来的

维吾尔人，几乎只剩坏人了，否则怎么活下来？ 

到内地的维吾尔人基本上就是做那几行——烤串、卖切糕、当小偷。一个农村的维吾尔人到

了内地，多半只能被黑社会控制，跑都跑不掉。 

我是在杭州附近打工那段时间，开始接触到这些人。卖切糕的，几乎 90%都是和田、墨玉来

的；卖羊肉串的、做小偷的，是喀什来的。这些人让我又恨又可怜。除了做“大哥”的，几乎每

个小弟都是一身伤疤，饿得瘦瘦的，根本吃不饱。 

开小饭馆的，也有不少在做不正当生意。拿饭馆做掩护，私下卖白粉，带一帮小偷。我看到

过一个 30 多岁的人，晚上卖烤串，下面有铁链子把他的脚和羊肉摊锁在一起的。汉人是不会注

意到这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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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碰到过一个小孩，被人带出来偷东西，三天没偷到东西，什么都没吃，快不行了。我花了

60 元打车把他送到下沙一个朋友那里，之后把他送回了新疆。 

在我的老家，有个手机市场，里面卖的全是从内地偷来的二手手机。现在那里的人也知道，

很多人跑去内地以后从事的是不正当职业，所以他们一听到某人是从内地回来的，就说这个人是

“口里齐”（Kuliqi，类似“在内地混的人”，带强烈贬义）。 

【杭州的工作经历】 

我在“维吾尔在线”"认识了一个汉族朋友，他在杭州工作过好多年，介绍我去杭州一个装

饰工程公司实习。 

这个公司有两个老板，一个姓张一个姓毕，张总最初一听是新疆人就不想要，新疆人让他想

到杀人、放火、小偷、吸毒。但最后还是答应面试我。他问得很直接、很仔细，问我怎么看“9.11”、

人体炸弹、极端宗教、砍手、石刑、吵架时会不会拿刀子捅人……。我理解他的提问，并且把面

试当成一个难得的纠正偏见的机会。所以，我回答得特别自信，也特别从容。 

当时给这个公司投简历的人很多，别人的简历都很厚，我只递上了一张纸。对我来说，第一

关是公司对我民族身份的认同，第一关过不了，资料再厚也没用。我把大学期间的各种兼职工作、

社团活动和学习如实介绍后，张总当场就答应了让我来实习了。后来他说，通常这种场合他会说

“我考虑一下”。 

我当时想得最多的，并不是工作机会，而是一种强烈冲动：我要去纠正大家对维吾尔人的认

识。大四开学的前一个星期，我去了公司。 

前两周打杂，熟悉流程和业务。当时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完全忘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都被

公司的人看在眼里。有一天，大家吃饭，我说要去吃碗清真馆的兰州拉面。张总说了一句“我陪

你”，就开着大奔带我去吃了一碗 4 元的拉面。我们边吃边聊，话不多，但感觉很特别。 

我们的同事都是因为我而第一次接触穆斯林，对我极为迁就。他们集体会餐，可以为了我这

个实习生，跑很远去一家清真餐厅。 

我弟弟放假从山东过来看我，我没时间陪他，结果公司的毕总派司机去给接他，并到新疆餐

厅给他接风。司机对我的评价很高，这些话再由我弟弟传到家里，父母就很放心了。 

我在公司一直实习到快毕业，当时工作状态狂热到了做梦都在想工作的程度。我做的第一个

项目，完成得非常漂亮。我拿到了很高的实习工资，而一般实习生是每月二三百元甚至白干。 

到毕业时，我有了自信，并且明白：在这个公司，人际交流成本极低，不需要走非正常的人

际关系，不要拍马屁，只要你在做事。 

他们并不只是特殊照顾我，公司一线员工中有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公司对人员构成的变化总

能及时在细节上做出许多适应和调整。我以前很难想象一个民营企业会这样。我热爱这种企业文

化，和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协议。 

之后，我回家休了一个月探亲假。家里人反对我留在内地，希望我在和田当公务员。但父亲

被我的一句话打动了。我说：“我要在内地吃点苦，好好学习这些先进的浙商文化。你不在一家

企业里全身心投入，是永远不知道其精髓的”。 

我对家里说，也给自己说，给我三年时间。 

三年，是我的导师说的。他告诉我：“干满三年再做判断”。我大学的毕业论文是《新疆少数

民族人才现状与发展》，导师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论文，对我说：“你就拿自己当少数民族人才，

好好培养吧”。 

我很感谢我的导师，现在看来，这三年对我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时光。杭州的经历，让我对

这个城市里的人有了特殊好感。就算他们开始有误解和偏见，但绝不固执。 

除了公司给我信任和温暖，客户也都非常友善。很多人是头一次和维吾尔人打交道，当然会

惊奇。但当我主动介绍民族身份，不回避问题时，对方的陌生和疑惧就会转变成好奇和好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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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维吾尔人的身份和文化差异不但没有变成我的障碍，还几乎变成了我与客户沟通的优势。有

些人反而会因此私下关心你的生活，甚至通过对我的了解，慢慢产生对整个维吾尔族的关心。 

现在，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是杭州人，我热爱我的第二故乡。 

【困惑和选择】 

但我无法逃避心中的那个问题：三年到了，我回去吗？我们公司不大，但我能领会到它浙商

文化的魅力，就算是偷师，我也真的很想再学几年。但我的时间拖不起。 

    我们内高班的人是最痛苦的，大家其实还是想回新疆。但在观念上又无法适应和接受新疆，

事实上，新疆也不接受我们。 

我是读大学后才逐渐了解自己的故乡，比起杭州，故乡并不那么美好。比如，在杭州，碰到

警察执行公务，我可以先要警察出示证件。但在新疆，碰到一个协警、甚至一个带红箍的，你都

得老老实实接受盘查。 

最大的困难是就业。大家都想呆在乌鲁木齐。央企是不用指望的，我就没听说过哪个维吾尔

大学生进央企的。能供我们选择的只有四个类型的岗位：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特警、特岗

老师（编制外的教师）。特岗老师需求很大，新疆搞双语教育，合格的老师极为缺乏，任意一个

内高班毕业生足够胜任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松岗的哥们都回新疆了。一个在乌鲁木齐做基层民警，他是天津财大毕业

的，还有一个哥们儿，回新疆后在家待业一年，做了狱警。他们都是家里有关系的。只要去考公

务员，考前必须“关系”走到位。过了笔试阶段就来不及了。 

我们的“班花”回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第一名，但面试没过。现在在下面一个县里当特

岗老师。 

新疆公务员太紧俏了，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可找，创业也想都别想。 

在内地读书时，大家肯定是有想法和抱负的，但回到新疆，一切不由自己。从我们这届毕业

生来看，当初到内地学习时，我们被重视、被抱以希望；但毕业后似乎完全被遗忘，变得不重要

了。 

在我看来，我们的优势早已不只是语言优势，而是文化上的优势。 

一般的维吾尔人，过汉语关都很艰难。本地学校的那点汉语教育根本没用，生活环境里没有

汉族人，学的是没法交流的哑巴汉语。而我们在内地汉族社会长大，习惯内地汉族人的思考方式。

所以我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将来会有很大发展。 

我们这届内高班最终有一些尖子生留在了内地，北京据说有两三个人。他们可能也正面临和

我一样的问题，还在考虑是留内地还是回新疆。 

在内地，我们要找到工作并不难。虽然有民族和文化的隔阂和误解，但发达地区对维吾尔人

的歧视和偏见其实比新疆少，环境公平，机会均等。可内地毕竟不是家乡，生活上有很多不便，

也会想家。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婚姻问题无法解决。 

多数留在内地的新疆学生，干了三五年后都回去了，原因就是找不到同族的结婚对象。没有

哪个维吾尔女孩的父母会接受自己的女儿留在内地的汉族社会。 

感情问题，是横在每个内地维吾尔人心里的一道关。 

我的女朋友来自伊犁，她是上海的内高班学生，后来上了华东师大。我们是在青岛旅游时认

识的，当时我在读大二。我觉得这是缘分。 

我还在公司实习时，女朋友就来看过我。当时大家都说：“柯木，你小子行啊”！我女朋友很

漂亮，个子看上去比我还高。 

我们真是感情很深。但她绝对不可能在杭州落户，而我即使愿意回去，她家里也绝对不会接

受一个回去以后只能当狱警或特岗老师的我当女婿。 

女朋友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太多：父亲是知识分子型官员，两个姐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


